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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潘大哥說的對，這是最明
智的選擇。而且靚兒嫁入非凡莊是去享受
榮華富貴，有成群婢女伺候她，她也不是
在吃苦啊，生活過的會比在余府更好呢！
」余香怡這些話是說給哥哥聽的。

余仲豪心在滴血。要他將靚兒送給霍
非凡，就像拿刀割下他一塊心頭肉般疼
痛！若祇是為了他，他絕不會犧牲靚兒，
但是為了香怡、靚兒的未來，一旦他失去
地位，他能保護她們週全嗎？現在的惡霸
如此多，靚兒又生得美，祇怕他拼了命也
同樣會失去靚兒的！

與其讓靚兒遭受不可未知的風險，還
不如現在就將她交給霍非凡，霍非凡一定
有能力給靚兒過好日子。香怡沒說錯，靚
兒在非凡莊是享受，雖然不是正室，但也
是名正言順的姨夫人，總之比當個婢女、
下人好，除此之外，又還能有別的選擇
嗎？

「仲豪，你愛靚兒嗎？」潘慕平突然
這麼問起。余仲豪想也不用多想就立刻點
頭。 「我愛她，我當然愛她了。」

「那就算她不是完璧之身，你也愛
她、願意再接納她嗎？」潘慕平再問。

「慕平，你為何這麼問？」余仲豪不
懂潘慕平話裡的意思。

「霍非凡是個花心的男人，喜新厭舊
是他的本性，對於女人，他通常不會寵幸
太久，嘗過鮮後他很快就膩了。當他對那
女子感到無趣時，他不會強要那女子留在
身邊，他的妻妾、侍女若想求去，他都會
答應。所以最快半年，最遲也不會超過一
年，在霍非凡另有新歡時，靚兒便可以離
開他再回到你身邊來了，祇是到時不知道
仲豪你會不會因為靚兒不再純潔而不要她
了？」潘慕平解釋說。他的話聽起來好似
是淒美動人的愛情，其實他要凌靚兒成為
朝秦暮楚的不貞女人，一女事二夫，當個
標準的蕩婦。

乍然聽到這樣的
事，余仲豪心中祇有
高興，沒有任何的不
悅。原以為他會永遠
失去凌靚兒，但是現
在又有機會再和凌靚
兒在一起，他當然開
心了。凌靚兒是為了
他而不得不失身於霍
非 凡 ， 他 怎 會 嫌 棄
她？祇要凌靚兒願意
再和他續緣，他依然
愛 她 如 昔 ， 絕 不 改
變！

「不 會 ， 不 會
的，不管表妹變得如
何，我這輩子祇愛她
一個人，若她能再回
到我身邊，我絕不會
另娶妻子，我會等她
一輩子的！」余仲豪說的斬釘截鐵，他的
感情忠貞不貳。

潘慕平心中閃過一絲不悅，不高興看
到余仲豪這般的愛凌靚兒；但是余仲豪這
樣的態度一定也會造成凌靚兒心中的陰
影，讓她忘不了表哥，卻又要面對霍非
凡，夾在兩個男人之間，她一定很痛苦
的！哈……潘慕平就是要她痛苦，這是她
不肯接受他的報應，他要凌靚兒這一生流
離失所，永遠都找不到終生的歸宿。

「仲豪，你有這樣的心，靚兒真是幸
福。那你應該快點將你的決定告訴靚兒，
說服靚兒接受霍非凡，現在也祇有你的話
靚兒才會聽入耳的。」潘慕平告訴余仲
豪。 「但是我這麼做，未免太自私自利
了，我怎麼對得起靚兒呢？」余仲豪揮不
去心中的愧意，實在提不起臉去見表
妹。 （二十六）

然而這家歌舞伎戲院重新落成之後，很快
便恢復了往日的舊觀，即使在中場休息時間，
走廊上也能欣賞到許多美麗的小姐們穿著華麗
的衣裳穿梭其間。

戲院的觀眾席上，雖然還有其他漂亮的小
姐，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的風采比得上智子。

她今天穿著一襲純白綢緞、肩上繡著一朵
大花的和服，繫上褚紅色、牡丹圖案的舶來品
腰帶，再把整個頭髮向上梳成類似日本髮髻的
髮型，上頭插著一把銀色的髮簪，整個人看起
來實在亮麗。不管是在走廊，還是坐在餐廳
裡，智子都可以說是所有目光的焦點。

智子本人也顯得十分興奮，她的雙頰泛起
紅暈，不時面帶笑容，在威嚴中又不失嬌美。

客人們輪流起立向智子獻上祝賀之詞，大
家都不約而同稱讚智子出眾的美貌。而智子則
面露微笑，就像接見外國使臣的女王一般。

駒井泰次郎和三宅嘉文也在這些客人當
中。駒井泰次郎身材高大魁梧，三宅嘉文則是
肥胖體形配上一張娃娃臉，儘管他們在體型上
有極大的差異，但仍十分默契地同樣頻頻用手
帕拭去額頭上的汗水。

由於智子這位有可能成為自己妻子的小女
人實在是光彩奪目、艷冠群芳，讓他們倍感壓
力。席間智子不時朝他們兩人暗送秋波，駒井
泰次郎見狀總是露出勝利的笑容，而三宅嘉文
則是一副羞赧的神色。

他們兩人都在想，要是智子祇對自己微笑就
好了，彼此都非常厭惡對方的存在。今天的客人
裡面還有九十九龍馬。

九十九龍馬又喝多了，他那雙閃爍不定的眼睛，不時凝望著
智子的臉龐。每當智子的視線投向駒井泰次郎或三宅嘉文的時
候，他便露出不高興的表情。

大道寺欣造則顯得非常滿足，俊秀的臉面上總是露出笑容，
祇要聽到客人讚美智子的美貌，他便高興地低下頭來。

文彥坐在智子身旁，不時把視線投向智子和兩名年輕人的身
上。當他望著智子的時候，明顯透出少年對美女的憧憬，可是當
他看駒井泰次郎或三宅嘉文時，臉部就會因輕蔑而現出不悅的表
情。

至於外祖母阿真則是一副疲憊的樣子，神尾秀子更是靜靜地
坐在一旁，臉色黯淡無光。

末座的篤代眼神空空洞洞的，伊波良平則不停地繞著桌子為
客人們斟酒。

金田一耕助從剛才起就非常仔細地觀察在座每個人的神色，
因為這些人裡面有想致自己於死地的人，而且那個人還偷偷搶奪
了重要的底片。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這時，開幕的鈴聲再度響起，大道寺欣造聞聲緩緩地站起來

說： 「非常感謝各位的光臨，我在這兒向各位致上十二萬分的謝
意，今後還請多多關照。現在，就請各位到前廳慢慢欣賞戲劇。

金田一耕助步出餐廳之後，環顧了四週，然後靜靜地朝畫廊
那個方向走去。

雖然開幕鈴聲已經響起，但是畫廊裡依然仁立著一位吐著煙
圈，悠然欣賞畫作的青年。（八十二）

兩夫婦作了決定，這就是那天剪綵之前，陳
太太對我提出，她的女兒安安，要見我的原因。

本來，陳先生也配合得十分好，他算好了時
間，準備來會合，以瞭解何以女兒一定要見我的
原因。

卻不料等他來到時，情形卻已發生了變化：
溫寶裕帶著陳安安，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聽陳先生說這段經過，他大約用了半小時左
右，溫媽媽的手提電話不斷在運作，仍然沒有
溫、陳兩家第二代人物的消息，溫媽媽的臉色越
來越難看，不斷走動，一身肥肉，抖著如同果
凍，看來，若不是陳安女年紀太小，她準會倒咬
一口，說她的小寶是被陳安安拐走的。

我絕不擔心溫寶裕和陳安女，我知道，溫
寶裕的離去，一定有原因。他在抱著陳安安
離去之前，曾向我作了幾個手勢，可惜我不
明白是什麼意思。反倒是陳先生的敘述，令
我呆了半晌，甚至不敢正視他們夫妻兩人。

因為我所想到的念頭，怪異莫名。
我想到的是，那個在醫院中醒過來的 「植

物人」，不是他們的女兒。
這種情形雖然怪異，但是在我的經歷之中，

倒絕不少見，這種情形是，不知道什麼人的記憶
組（靈魂），進入了陳安安的腦部。

這個記憶組，一定是屬於我的一個熟人的，
所以她才急切地要見我。

第五部：但聞人語響
這種情形雖然對我來說不算是什麼，但是對

普通人，尤其是當事人的父母來說，卻驚世駭
俗，十分難以接受。這時，我就想到了這些，而
不敢說出來。

為了證明我的設想，我又問了一些小安安甦
醒過來之後的情形。在回答之中，更可以肯定。

我吸了一口氣，把有關人等召集到面前來，
道： 「各位放心，溫寶俗不會對小安安有惡意，
他——」

我說到這裡，陡然想起了一件事來，不禁感
到了一股寒意，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我想到的是，我的推測，是有他人的記憶
組，進入了小安安的腦部。記憶可以進入，自
然，可以離去。一旦離去，小安安便又是植物人
了。

剛才，陳太太祇不過一時之間，不見了她的
小女兒，整個人就像是一頭瘋了的母獅子一樣
（偉大的母愛），若是溫寶裕抱回來的小安安，
又變回了植物人，會有什麼樣的場面，不能想
像，令人遍體生寒。

我這時，一定 「有諸內而形諸外」，陳太太
立時覺察到了，她一伸手，全然不顧儀態，竟用
力抓住了我的手臂，駭然問： 「怎麼啦？是不是
小安安……有什麼……」

她竟至於急得一句話說到了一半，哽住了難
以為繼。

我忙道： 「沒事，沒事，不會有事的。」
（五十四）

二小姐看完，滿心歡暢。盧小姐就起身與白小姐作賀道： 「姐
姐恭喜！」白小姐答禮道： 「妹妹同此，何獨賀我？」盧小姐道：
「姐姐之事，既有蘇御史父命來求，又有吳翰林案情作伐，舅舅回

來見了自然首肯。小妹之事，雖然心許，尚爾無媒。即使蘇郎不負
心而追求前盟，亦不知小妹在於此處。即使得了妹書，根尋到此，
舅舅愛姐姐實深，安肯一碗雙匙，復為小妹地乎？這等想來，小妹
之事尚未有定。」白小姐道： 「賢妹所慮，在世情中固自不差。祇
是我爹爹不是世情中人，愛愚姐自愛賢妹，況又受姑娘之托，斷不
分別彼此，叫愚姐作儘管婦也。」盧小姐道： 「雖如此說，尚有許
多難處。才聘其女，又欲聘其甥女，在蘇郎既難啟口；女選一人，
甥女另選一人，在舅氏亦不為壞心。小妹處子，惟母與舅氏之言是
聽，安敢爭執？」白小姐道： 「賢妹不必多慮，若有爭差，愚姐當
直言之。如賢妹之事不成，我也不獨嫁以負妹也。」盧小姐道：
「若得如此，深感姐姐提攜。」又說道： 「吳翰林書上說，今借為

官之便晉謁泰山，則蘇郎一定同書來拜矣。倘要來，怎麼透個消
息，使他知我在此更妙。」

白小姐道： 「這有道理。」因叫人去問管門的道： 「蘇爺曾來
拜嗎？」管門人回道： 「蘇爺差人說要來拜，是小的回了老爺不在
家，無人接待，就要拜，祇消留帖上門簿，不敢勞蘇爺遠來。差人
去了，今日不知還來也不來。」白小姐道： 「既這等回了，蘇郎自
然不來矣。」盧小姐道： 「想便是這等想，就是來也難傳信。」白
小姐笑道： 「傳信有何難，祇消賢妹改了男裝，照前相見，信便傳
了。」盧小姐忍不住也笑了。正是：閨中兒女最多情，一轉柔腸百
慮生。

忽喜忽愁兼忽憶，等閒費殺俏心靈。
二小姐心中歡喜，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錯中錯各不遂心
詩曰：

造化何嘗欲見欺，大都人事會差池。
睜開眼看他非汝，掉轉頭忘我是誰。
弄假甚多皆色誤，認真太過實情癡。
姻緣究竟從前定，倒去顛來總自疑。
卻說白盧二小姐日日在家閒論，忽一日報白公回來，盧夫人同

二小姐接住。祇見白公滿面笑容，一面相見，一面白公就對盧夫人
說道： 「賢妹恭喜，我已擇一佳婿，甥女並紅玉親事俱可完了。
」 （一三七）

誰知金蒲孤卻哈哈一笑，單腳一點水
面，身子反向對岸射去，原來他剛才救人之
舉，祇是一番裝作，當他握住耿不取的胳臂
時，不是把他向上提，反而向下壓，而且就
利用這一壓之勢，控制住身形，再籍著水面
借力，輕飄飄地落在對岸上！

漁人正覺得耿不取下沉得太容易，金蒲
孤已在對岸，向他擺手微笑，一臉的得意之
色！

漁人憤憤地擲下釣竿怒道；
「小子！你怎麼這樣卑鄙！我祇道你是

真心救人，所以才沒有防備你……」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你的目的是阻止

我們過河，我們的目的是想法子過河，雙方
早就講好不論使用什麼方法，以達到目的為
勝，你怎麼可以罵我卑鄙呢！」

這時耿不取在水面猛然一衝而上，怪聲
大叫道： 「不得了，水底下有鬼……」

跟在他身後，水波一分，露出一顆怪
頭，長吻如鴨，上下兩排利齒，張開血盆大
口追在他身後咬著！金蒲孤一見大驚，顧不
得再說話，解下長弓，搭矢發出一箭，箭去
如電，直向那怪物咽喉射去。

怪物的動作十分敏捷，見得箭到，巨口
略低，一口咬在箭桿上，卡嚓一聲，將一支
長箭咬成兩截！

幸而有這一阻之勢，怪物才沒有追上耿

不取，看他帶著一身泥水，濕淋淋地逃上對
岸，雙手仍被鉤絲束住，後面還拖著一根釣
竿！

怪物追到岸邊，見耿不取已經逃上岸
了，才低頭沒入水中不見了，金蒲孤已搭上
第二枝長箭，猶自不服氣，吱的一聲，長箭
追在怪物身手後入水，如是毫無動靜！

這時漁人已跳了過來、見金蒲孤還想發
第三枝箭，仍哼了一聲道：

「別浪費你的箭了，就算你射中了它，
也不過是替它搔搔癢而已……」

說著從耿不取的手上解下了釣絲。
金蒲孤然問道： 「這是什麼玩意兒？」
漁人一面整理釣絲，一面冷冷地道：

「鱷魚！」
金蒲孤驚道： 「鱷魚不是棲息在江裡的

嗎？」
漁人冷笑道： 「以劉素客之能，扭轉乾

坤亦如反掌！把江鱷移到此地來又算得了什
麼？」

金蒲孤仍是不信道： 「就算是鱷魚，也
受不了我金僕姑長箭之利！」

漁人冷笑道： 「你剛才連發兩箭，可傷
到它一點皮毛沒有。」

金蒲孤這才不開口了，漁人又輕輕一歎
道： 「你以為這是普通的鱷魚嗎？這是鐵甲
神鱷，搜遍字內，恐怕也找不到第二條了，

我真不知劉素客是從那兒找來的，這東西應
該在二千年前就絕種了……」

耿不取一面擠干衣上的水滴，一面訝然
地道： 「老頭子自以為天下事已無所不知，
卻未嘗聽過鐵甲神鱷這個名稱！」

漁人將釣竿整好，插在背後的腰帶上，
輕輕一笑道：

「別說你不知道，我釣了三十年的魚，
江湖大海中，鱗介水族全見過了，卻也是在
劉素客這兒第一次碰上這頭備生，而且我輸
給劉素客的賭約，也是在這頭畜生身上……
」

金蒲孤大感興趣地問道： 「這是怎麼會
事？」

漁人憤憤地道： 「我誇說天下任何魚類
都無法逃過我手中這根鉤竿，劉素客卻拿它
來跟我打賭，結果我硬是栽在這頭畜生身
上！」

「難道它不上鉤？」
漁人怒道： 「在我南海漁人手中，還有

不上鉤的魚？這畜生雖然上了鉤，卻把我的
隨身至寶的寒金鉤咬斷了，還拖走我的一大
截較筋釣絲……」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看來是劉素客用
這條怪鱷把你這個漁夫釣上了……」

漁人氣哼哼地道： 「不錯！劉素客用魚
作餌，雖然釣上我這個漁夫，我還好過一
點，你小子卻利用計騙了我一次，我輸得實
在不服氣！」

金蒲孤得意地笑道：
「兵不厭詐，你個漁夫，既知道以餌釣

魚，怎麼竟想不到我會用人釣人的呢！」
（三十六）


